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弦索新张，指点运筹乐谱表里
匏丝列列，挥斥开阖家国薪传

—评张列的指挥艺术

兰维薇

指挥张列的名字，对当今惯于从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却又转瞬

即逝的人物速写甚至是自画像中获取信息的看客来说，想必不算熟

稔。然而，对于乐团界、指挥界、专业音乐家、专业观察员和评论

家而言，张列用近十年以来的业绩稳稳地坐定于大家心目中 ：中国

广播电影交响乐团、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常任指挥及创作研究室作曲；

广东民族乐团、河南民族乐团、浙江民族乐团、陕西广播电视民族

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。客座指挥或担任艺术指导的交响乐团包

括：天津、昆明、河北、河南、浙江、新疆爱乐、兰州、陕西爱乐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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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歌舞剧院、黑龙江省歌舞剧院、西安音乐学院交响乐团。民族

乐团包括 ：中央民族乐团、中央音乐学院、中国音乐学院、北京大

学、浙江大学、河南大学、中国香港中乐团、中国台北“市立”国

乐团、中国台湾省高雄“市立”国乐团、新加坡华乐团、上海民族

乐团、上海音乐学院、山东省歌舞剧院、山西省歌舞剧院、陕西省

歌舞剧院、内蒙古漫瀚艺术剧院民族乐团等。

指挥都忙，尤其是被大家追捧的热门指挥，就更是忙得脚不沾

地。这些成功的指挥当中，仔细看来，每人的做派也是各有千秋 ：

有的善于树立个人形象，无论是本人还是媒体的“造星”甚至是“造

神”动作，让这类指挥的个人号召力像佛陀头光一般，令乐团演奏

家和观众均在其魅力和名气之下倾倒至瘫软，甚至失去基本的艺术

判断力，而指挥本人则在收获了大量的崇拜之外，又获得了更多演

出邀约。有的则也许是出于个性的原因，即便从事着这项众人瞩目

的工作，却鲜少在工作之余抛头露面，更不会将个人生活曝光以获

得娱乐圈式的“明星效应”，其个人履历上也不会嵌入“著名”“国

际知名”“最富实力”“十大”“代表性”等等锦绣修辞，对其业绩

的介绍也是选择陈述式的行文方式如实交代，不渲染，不评价，不

暗示，知者自知其分量，不知者就未必能从字面明其就里、识其水准。

面目清和，是张列与人相处的感觉 ；心有乾坤，则是与他共过

事后人们得出的普遍评价。在这个喧哗的时代，行事恰到好处，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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露锋芒，是个性还是修为？才而不显，中庸深沉是不合时宜还是自

主选择？笔者试从日常排练工作、与乐团的合作模式和终极艺术追

求三个层次来深入解读指挥张列。

一、排练的智慧

张列在排练中始终遵循一个原则 ：不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加之他

是一个相对沉默的人，所以排练时很少听到他说与工作无关的闲话，

总是开门见山，直奔主题，交代清楚指挥的意图后，便不多解释，

能用手势说明清楚的就不付诸语言，客套问候更是能少则少。经过

笔者长期的观察和共同工作，发现他的寡言并非不能说，而是不希

望占用七八十人的时间来恭听自己的“宏论”。他对指挥工作性质

的认识更接近于组织音乐家行动、统领音乐家意志的音乐统筹者。

指挥与乐队演奏家的区别在于，前者提供、阐释关于作品的宏观解

读，并通过技术手段即指挥法将这一解读交予演奏家实现。后者遵

循指挥的主导意志准确演奏，用音响回应指挥并同时实现。自己对

作品的解读，两者从而共同完成从谱面到声音的转化和从局部到整

体的整合。这一结果应视为乐团（指挥 + 演奏家）全体通力合作、

实现音响创造和作品诠释的成果。

巴伦勃依姆曾说 ：指挥永远需要仰赖音乐家们，让其信服并愿

意依照某种方式演奏，才能得以缔造指挥的自身诠释。正因为从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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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自己看作凌驾于集体意志之上的高傲领袖，对于乐队队员，张列

总是平等视之并信任他们，从不用高人一等的“调教”心态对待。

“我将你看作与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伙伴”，这种平等心无声地感召

来极大的信任，微妙地激励起演奏员的信心，令其于不知不觉中发

挥了自己的潜能。河南民族乐团的一次专辑录音过程中，三弦演奏

员的一句 solo 连录几次都过不了，张列一言不发，静静等待其自行

调整。其他演奏员都忍不住了，纷纷回过头去叽叽喳喳地支招，却

招来指挥一句严肃的制止 ：不要指导。众人瞬间哑然，凝固的空气

却似乎反而有助于专注度的获得，待指挥再下拍，三弦一遍过！还

是这次录音，乐务临时送来一份从箱底翻出的老谱，大伙儿都是第

一次看到这份谱，张列快速浏览后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们一起来试试”。

结果一遍过！如果非要说张列有什么排练秘笈，想必是他冷静、专

注的精神气质潜移默化了乐队队员，跟着他的手，大家就能踏实地

演奏下去，不会担心出状况。“不担心”对于演奏员来讲是太重要

的心态，即便面对困难，“不担心”会让人感觉不那么难过，有指

挥在，有大家在，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行。

张列性格当中有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：和气。这让演奏员在他面

前不会过分紧张，所以往往会有较好的发挥。河南民族乐团那次艰

难的录音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深夜十一点，人困马乏之际，眼看就要

收工了，一段排鼓 solo 却鬼使神差地没进来。全团人的眼神刷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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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全戳向了打击乐声部，指挥手边的首席清楚地看到他布满红血丝

的眼睛定格在了总谱上，所有人都在屏息等待他抬眼后的发作。少

顷，岂料他嘿嘿一笑，向打击乐演奏员投去柔和的一瞥，只轻轻

说了一声 ：“再来”。大家绷紧的神经顿时松了下来，打瞌睡的演

奏员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当然一遍过。他的无言是最具包容度的

信任，让人感觉到他的期待，自觉自愿地用更好的演奏来回应这

份无声的鼓励。

据说在指挥大师阿巴多面前，乐手完全不需要抗拒挣扎便轻易

卸下了自我，捐弃自我意念，让大师的意志取代他们的自我，以自

身的演奏技术专心致志为大师的自我奉献，在大师的手下，他们变

为了另一个自己。高出一块的指挥台、一人面对几十人的工作定位，

让指挥这个职业具有与生俱来的特殊性、独一性，相信每个指挥都

明了 ：能否站上指挥台取决于专业分工 ；能否站在演奏员心里，却

取决于自己。演奏员对指挥的心悦诚服想必是彼此间最美妙的关系，

因你而改变，因你而更好，心心相印间，流淌在指挥棒尖和演奏员

指尖的已不仅仅是音乐了，更是情意与精神的对话。

二、助力乐团，相互成就

近十年来，国内各地民族乐团的发展方兴未艾，呈现出一派蓬

勃之势。张列除了身兼广播系统两大中西乐团的常任指挥之外，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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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将自己投身到火热的地方民族乐团的建设洪流中，曾于很长一段

时间在郑州、杭州、广州、西安四地同时执掌河南、浙江、广东、

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的艺术总监，还见缝插针地客席全国各地的

民族乐团和交响乐团，甚至如安慧里小学、北大民乐团、北京第

十九中学“少年广播民族乐团”、河南大学民乐团、浙江大学民乐

团、郑州四中民乐团等这些学生乐团也能时常见到他的身影，其工

作量之大、接触乐团之众令人咋舌。作为炙手可热的名指挥，张列

却似乎从不挑拣乐团的水平与背景，无论是面对职业乐团，还是业

余乐团、学生乐团甚至娃娃乐团，他都以同样的热情和敬业心来面

对，争取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内给予其最大程度的帮助与提高。他

将每一个乐团都珍视为自己事业的疆场，兢兢业业耕耘的同时，更

是充分调动起各个乐团的人脉和资源，无论是演奏家、曲目还是乐

器，一旦出现短缺，他总是能从兄弟乐团中获得最得力的支援。于

是我们就看到了河南民族乐团分别用着安慧里小学民乐团和中国台

湾“小巨人”乐团的打击乐器登上北京的国家大剧院和中国台湾的

音乐厅 ；也看到河南民族乐团十几名业务最好的乐手加盟广东民族

乐团的全国巡演，浙江民族乐团和广东民族乐团的笛子首席助阵河

南民族乐团的专辑录音和重要演出；还看到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、

广东民族乐团、河南民族乐团齐聚西安亮相第二届“丝绸之路”艺

术节，排着队由张列率领三团携三套曲目轮番上阵 ；而近日浙江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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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乐团与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两支同获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劲旅

聚首于杭州，由张列率领百余人同台合演各自出品的创作项目《画

境富春·丝路长安》，次日，又迎来了广东民族乐团被评为“全国

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”的《丝路粤韵》的江南巡回杭州站。张列

作为这一系列乐团间深度、密集交流合作之奇观的核心人物，数支

乐团之所以均愿意相互协调、密切配合他复杂的行程，互通有无地

进行“扎堆”演出，除了体现出乐团与指挥间深深的相互信任，同

时也传递出一个更重要的信号 ：多支实力相当的地方民乐团在不断

地聚拢、交流、互助、合作，从乐团行政、乐手实力、作品水准、

艺术风格等不同层面相互学习、启发，彼此间的深度合作与坦诚情

谊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，已逐渐形成较为广泛的业界影响，体现

出了地方民族管弦乐团建设的现期成果。

无可否认，各地民族管弦乐团的建设和发展的确进入了一个最

活跃的时期，然而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，乐团、院校之间的业务区

隔亦是民族管弦乐发展进程中一个不能忽视的现象，曾引起业界各

方面的关注和讨论。新加坡华乐团的总监叶聪和上海民族乐团的总

监王甫建就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看法。叶聪称 ：屈指可数的所谓几大

乐团，那么多年来丝竹之声相闻，但往来并不密切，连个联合协会

都尚未成立，还处于“自耕农”、各干各的状态。王甫建则称 ：职

业团队和院校，大家各干各的，这不是真正的繁荣。（以上摘自《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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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繁荣实则多难的民族管弦乐—海内外八大乐团指挥专访》，李

美玲文）在民族管弦乐指挥稀缺、多数乐团人员和经费都难以到位

的现状下，各支乐团的首要任务是拉出一支配置齐全的队伍，觅得

一位有经验、有潜质又能踏实训练乐队的指挥，再建立起一个相对

丰富的曲目库。望其还有能力如张列麾下的几支乐团般横向联盟、

纵深合作，恐怕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。在自身条件相对完备的

前提下，这几支乐团合作实践的成功经验确实可堪借鉴，至于是否

会给将来乐团间互动往来、互利协作、联合发展等方面带来启发性

的思路？业界拭目以待。

三、如日中天之时的清醒

张列的指挥，见不到掀翻屋顶的激情狂潮，见不到让演奏员手

抽筋的极限速度和力度，见不到花拳绣腿的抖机灵，也见不到疑似

释放过剩荷尔蒙的大抒特抒，更见不到为了彰显所谓个人风格而搬

出的“招牌动作”“招牌处理”。似乎很难一语道尽张列的指挥风格，

他从演奏到作曲到指挥都涉足很深，既能以自己多年从事专业打击

乐演奏的经验入微体察乐队演奏员的演奏感受和演奏心理，又能以

多年、各种类型的创作实践准确捕捉作曲家的思路，并从宏观结构

和配器细节来把握和诠释作品，在带动乐队时，他自身良好的直觉

和乐感更是将乐谱的内涵和外延点化为自己浑然纯熟的二度创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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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演奏和创作这两个坚实的基础上又起步于西洋管弦乐指挥严格的

专业训练和多年电影乐团的一线工作，张列对民族管弦乐的认识自

有其比较全面的角度 ：通透松弛是他理想中的乐队音色 ；管乐声部

首先要强调协调性和群感，在此基础上再细致调理出笛、笙、唢呐、

管子的层次和特性 ；纯净、温暖与饱满是他心目中的弦乐质感，柔

若无骨的连贯运弓是深情咏叹的技术支撑，而清透光滑的基本音色

则是气质与美感的追求和体现 ；弹拨乐发音坚实，具有爆发力，他

希望同时满足颗粒感和群感的双重要求，并着意在音乐语言的多样

性上拓宽弹拨乐的表现空间 ；打击乐和低音声部最核心的任务是通

过与乐队其他声部进行协调，以实现乐队的完整性和交响性。

即便不惯于抛出惊世骇俗的高论，但只要张列一下手，就让人

倍感通透。不论是指挥民族管弦乐团还是西洋交响乐团，圆融饱满，

自然流畅，融细节于音乐的整体流动中体现着他的音乐观。细看他

的手势，丰富而细腻，中庸中蕴含微妙表情 ；情绪激荡之时，动作

的张力和爆发力能在瞬间开足乐队马力，声音动态的表现非常活跃；

而当其动作幅度和情绪直逼顶点时，他一定会就势即刻放松，智慧

地送乐队顺着音乐的惯性在松弛中自然释放，在自由落体中全然解

脱，这一路紧绷攀升之后的訇然鸣放所带来的情绪和音响的震动波

幅可想而知，他也又一次成功制造了乐队和观众的群体高潮。

纵观张列指挥的代表作品 ：王立平作曲、张列编配的声乐组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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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楼梦》，关峡作曲、张列移植的声乐与乐队作品《霸王别姬》，

取材自古典文学，古雅庄重，对于音乐中情感的诠释，张列并不沉

湎于儿女情长的期期艾艾，而是着意挖掘作品精神和美学层次的艺

术性，哀而不伤，却令听者悲从中来，长久地沉浸在肃穆中 ；刘湲

的《秋山闻道》、王天明的《春闺梦》精致呈现文人品格与情操，

温婉淡雅，意境幽深 ；赵季平的《忆》和《乡愁》借作曲家之笔尽

述自己对故园遥不可及却又时刻萦绕的思念，深沉伤感，垂泪无声；

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出品的《丝路长安》、广东民族乐团出品的《丝

路粤韵》、浙江民族乐团出品的《画境富春》则以更深刻的思想立意、

更宏阔的篇幅、更高远的艺术境界将民族管弦乐的宏大叙事和人文

内涵带入一个新的文化高度。

对作品，张列尊重作曲家每一个创作意图，即便自己也从事专

业的创作和改编，在配器方面甚至更有经验，却对总谱总是毕恭毕

敬，从不妄加增减，而是尽量调整乐队来弥补写作上的不足，遇到

实在不得不调整乐谱的地方，定会征求作曲家的意见，态度慎之又

慎。对独奏家，张列带领乐队丝丝入扣地配合，让人安心舒服，无

论是《红楼梦》声乐组曲中吟咏式的韵律，还是《春闺梦》中笛子

solo 活泛敏捷的戏曲节奏，独奏家的伸缩、停走均能被他敏锐捕捉，

实现乐团和独奏如影随形的熨帖和妥当。对乐团，张列基于最大限

度地保留其地缘人文特性的原则，尽可能地挖掘、拓展乐团更多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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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艺术表现力，就如广东音乐的风格和岭南音乐的文化定位对于广

东民族乐团来说就是其灵魂和符号，是永远不能丢掉的。作为艺术

总监，他在尊重、保护乐团原生艺术风格的基础上，在充分听取乐

团团长意见的前提下，谨慎地将适于乐团发展的一切有利资源包括

作品、客席指挥和演奏家引进来，通过深度频繁的交流合作，拓宽

了乐团的适应性和艺术视野，也通过一团和气的迎来送往，扩大了

乐团的业界影响，加深了同行间的感情。秉承这一艺术战略发展观，

纵观他任总监的数支乐团，无论是河南、陕西还是浙江、广东，各

自带有中原、江南、岭南、西北印迹显著的地缘文化特性，却并不

以拥有同一个艺术总监而致艺术风格的重复与雷同，每支乐团恰恰

是得益于张列清醒的人文觉知和清晰的艺术头脑，在几年之内逐渐

确立起各自的文化方向，并且在他任总监之际，各团均以舞台创作

精品交出了漂亮成绩单，如广东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套曲《丝

路粤韵》被评为“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剧目”（这是全部二十五

台剧目中唯一的一台音乐会），浙江民族乐团的大型民族管弦乐组

曲《画境富春》、陕西广播电视民族乐团的民族管弦乐主题音乐会《丝

路长安》和河南民族乐团的琵琶协奏曲《汉字》则获得了国家艺术

基金的资助。作为艺术总监，须对乐团文化特性具备深入了解和准

确把握，方能为乐团建立起自己的艺术定位，这是其立身之本，也

是其发展之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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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这一辈人，饱尝过青春期的贫乏与纯

粹，也经历过壮年拼搏的赤诚和隐忍，时下家庭与事业平衡得当，

上赡亲下养幼的繁琐也都逐渐归于平静，大多进入了功成名就的收

获季节，其文化反哺的担当和家国情怀便成为其中有识之士当前的

文化心态。与张列同龄的这一代人可谓是与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共

同成长起来的，他们的青春期正值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起步阶段，

随着他们事业的上升，中国民族管弦乐也经历了从青涩到丰满的生

命变化，而如今这个已趋人生巅峰的群体正见证着中国民族管弦乐

的蓬勃和稳健。中国民族管弦乐是他们为之奉献亦因之收获的理想

国和精神家园，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背景、时代动荡和变革对其思

想的锻造、历史新时期对自我、对行业、对文化和国家的反思，都

影响着他们的艺术观和文化选择。这一代人也钦佩六十年代的反叛

与先锋，欣赏七十年代的张扬与玲珑，甚至羡慕八九十年代的骄傲

和自我，但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文学、绘画还是电影、音乐，必然是

深沉的、厚重的、深情中隐含忧思的。他们逐渐脱离了民族管弦乐

成长初期的单薄平面和模仿的稚嫩，而对奠基者民族音乐审美和情

怀的继承与延续则令其温情不见锐利、大气不见锋芒。恭恭敬敬地

“承”，再信心满满地“传”，成为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夯实的中坚，

是其价值的最高体现。


